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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业的日子像孤零零地漂泊在无边汪洋中，前不见岸，后已无船，

实在不好过。

各级联赛重启之日尚遥遥无期，参赛球队名单还没个定数，观望中
的俱乐部也便不着急签人，手上没合同的球员只能继续煎熬着等。 发愁
已经成了习惯，但除了一天接着一天发愁，他们似乎也做不了别的事。

这样的日子，田俊杰已经过了快三个月，
改用一句俗套的话，每天叫醒他的不是闹钟，
是对未来的不知所措。在这个即将有数百名球
员面临失业的春天，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
田俊杰的处境更加艰难了一些。

1月的时候，田俊杰去趟了昆明，他想在那
里找队试训，当时原东家申鑫始终未向球员下
达集合通知，他和队友都明白，自己已经没法
再指望回金山踢球了，只能趁早各寻出路。在
昆明的半个多月，田俊杰收获不大，没有签下
满意的合约，但眼看年关将至，他便决定先回
到武汉家中，等过完年再出来寻找工作，或许
新年的钟声响起，自己也会迎来一些好运。
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回就是八十多天。封

城当日，田俊杰动过离汉的念头，可他琢磨了
一下，疫情当头，又是新年时分，自己根本没
地方可去，便还是决定留在了家里。随后的两
个多月，他和多数宅在家中的武汉人一样，
过了一段心存忐忑不安的日子，有时对未来
充满期待，有时又好像对日期的更迭变得麻
木起来。

好在武汉人骨子里大都是乐观的，哪怕每天
单调如白墙一面，大家也会想尽办法在墙上作出
色彩斑斓的画。田俊杰的“画笔”是厨具，闭门不
出的两个多月，他的厨艺有了飞跃性的提升，尽
管团购来的菜也就那几样，但他照着社交媒体上
的教程，每天都能变着花样把这些菜做得有模有
样。其他时间，田俊杰会用玩游戏和看电视来打
发。如今回过头再看，他觉得那会儿无聊又难熬
的日子好像一眨眼也就过去了。

从某种角度来说，田俊杰是幸运的，他住
的小区里没有疫情，家人和朋友都安然无恙。
他家附近有家医院，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间，
他每天都会站在窗边看救护车一辆接着一辆
往医院运送病人，这样画面在他脑海里久久无
法忘却。

封城两个月整的那天晚上，田俊杰在朋友
圈上传了一段小视频，小区里家家户户都亮着
灯，“武汉加油”的呐喊声此起彼伏，邻居们自
发地互相鼓励令他感动不已，心中突然充满了
力量：管他未来还会发生什么，没有武汉人跨
不过的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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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鑫球员田俊杰尝试“重启”

好不容易捱到武汉解封，田俊杰
没多做停留，因为不敢坐高铁，他在4
月12日那天驱车七个多小时去了杭州。
封城期间，他也试图联系过一些球队，
但都没能得到想要的回应，现在他只
能一边先跟着别的队训练，保持状态，
一边再四处打听，看看能去哪里试训。

在杭州训练的第一天，田俊杰只
觉得又喘又累，三个多月没碰过球，
最多不过在家做些核心练习，自己的
身体想要恢复到原先的状态，恐怕还
需要一些时日。上个赛季，出于为年轻
球员提供发展平台的考虑，申鑫提拔
了不少年轻队员进入主力阵容，1993
年出生的田俊杰无奈退让，只代表球
队出战了五场中甲比赛。不过，在球员
平均能力更为突出的2018赛季，田俊
杰受到了主教练朱炯的青睐，他代表
申鑫踢了20场联赛。

田俊杰是在2017年加盟申鑫的，
可惜那年他来晚了一步，一线队名额
已满，当时的主帅胡安只好把他留在
预备队。2018年，朱炯回归申鑫后，田
俊杰的能力得到了肯定，他被这位本
土教练提拔进了一队。
一直到现在，聊起申鑫，田俊杰的

语气中依然流露着浓浓的惋惜之情，
与记者再三确认解散的只是球队而不
是俱乐部后，他发出了一声长叹，“还
是怀恋申鑫。俱乐部还在就行，希望申
鑫能好起来，我好想回申鑫。”
在申鑫退出职业足坛后，几乎每

一位队员聊起这位老东家，言语中都

是一样的不舍，不少人甚至表示如果
哪天老板徐国良重新开始组建球队，
他们依然愿意回来。尽管俱乐部还欠
着他们长达八个月的薪水和全年的奖
金，并且自上赛季结束后便杳无音讯，
但球员们对这支俱乐部的信任与热爱
却似乎分毫未减。对此，田俊杰的解释
是，球队的氛围总是其乐融融，管理也
相当合理，不存在拉帮结派的现象，也
没有其他糟乱的事，最为重要的是，老
板徐国良真心热爱足球，不像有些球
队的投资人，注资一家俱乐部只为给
自己的其他事业牟利。
来申鑫之前，田俊杰在广东华南

虎待过几年，这支曾经以现场发放百
万现金而火遍全球的球队去年也出现
了资金短缺的问题，和申鑫一样没能
熬过这个冬天。广东华南虎的前身东
莞南城是田俊杰职业生涯的第一站，
在那几年的中乙联赛中，他和后来加
盟上港的贺惯、石柯、张卫等同龄球员
都曾交过手，彼时双方的能力并不见
得有多少差距，只是在那之后，他们走
上了更大更好的平台。说不羡慕是假
的，但如今的田俊杰早已能坦然面对
各种各样的人生境遇了，“命该如此。”
他笑着说。
焦虑的时候，田俊杰也会和申鑫

的队友聊聊各自的近况，大家各有各
的苦衷，前景倒是出奇一致：都不明
朗。在这个多重打击并致的春天，找队
的难度和心情都堪比中奖。距离申鑫
的最后一场比赛已经过去了快半年，

还有近一半的球员没能明确归宿。
同为武汉人的毛诗鸣在封城前

曾接近加盟一支南方的中乙球队，
但现在他准备去武汉三镇试训；上
赛季中离开球队加盟石家庄永昌预
备队的潘超然在湖北黄石老家待了
两个月，耽搁了找队的好时机，现在
仍处于待定状态；和潘超然同时出
自石家庄的小将张毅峰正在考虑回
归校园的可能性；早在去年年底便
接到人和邀约的徐骏敏则因为合同
原因放弃了在北京发展的机会，转
而去了南通试训⋯⋯还有的队友一
没找到下家，二没地方训练，谁也不
敢说自己会面临怎样的未来。

田俊杰已经快一年没有收入了。
他手头只有一张徐国良打的欠条，八
个月工资加上一个赛季的奖金和出场
费，大概有个几十万。
在申鑫的几年，他的月薪不算高，

和普通白领水准差不多，不占总收入
的大头，全队瓜分100万的赢球奖和每
场3万元左右的出场费才是。按照中国
足协不久前给出的阶梯式降薪的方案
来看，田俊杰的年薪不满59万元，正处
在不受影响的区间内。不过现在，“赚
钱”本身才是当务之急，只要能暂时稳
定下来，别的便都是其次了。
去年，申鑫欠薪的情况人尽皆知，

球员们只能靠吃老本过日子，有的车
贷、房贷不够还，还需要父母接济。本
以为这样的窘境很快会以一份新合约
告终，哪知突如其来的疫情又让生活

变得越发艰难，“就好像突然跌入了谷
底。”田俊杰形容道。
上个赛季结束后，田俊杰和相恋

近三年的女友步入了婚姻殿堂，他们
将在今年迎接一个小生命的到来。妻
子如今辞了工作，在家养胎，用他的话
说是“双双失业”。小家庭的重担一下
子全都压到了田俊杰的肩上，这让他
快要喘不过气来，连自费试训的钱他
或许都掏不出来，但他不好意思再向
父母请求援助，他必须自个儿咬紧牙
关，想方设法地挺过这一关。
田俊杰考虑过卖车，他有一辆还

在还贷的奔驰车，大概能卖三四十万，
顺便节省一点养车的费用。另一方面，
武汉家中，妻子还有一辆代步车能用。
田俊杰也考虑过开网约车补贴家用。
在杭州期间，球队每天上午训练，下午
休息，这给了他大把可利用的时间，不
过他有些担心，自己的车是武汉牌照，
不知是否会因此受到限制。

所有可能尝试的赚钱方法，他都
想了又想，如果真的到了揭不开锅的
地步，他也会尝试去中冠这样的业余
联赛找一份合同，只要能让自己先熬
过今年，一切都好说。

田俊杰唯一直接划掉的选项，是
退役。此前，中国足协曾计划为失业
球员提供免费的教练培训课程，为这
些球员转型教练、再就业提供便利。
田俊杰从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他才
27岁，刚进入一个球员运动生涯的巅
峰期，在没有伤病困扰的情况下，他当
然还想继续踢球。
“其实还好，还没有那么难。”田

俊杰笑道，“起码我还有车可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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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月的厨艺突飞猛进

怀念申鑫时光 不少队友仍在求职

“还是怀恋申鑫。 俱乐部还在就行，希望申鑫能好起来，我好想回申鑫。 球队的氛
围总是其乐融融，管理也相当合理，最为重要的是，老板徐国良真心热爱足球。 ”


